
楔子 

繁華現代都市一隅，有一條無名小巷，陰冷詭異，被稱「鬼街」。住在這裏的人，

龍蛇混雜，白天冷冷清清，幾乎家家關門閉戶，就連做生意門都是虛掩，生怕有

人來似的。 

但一到晚上，知曉這條街妙處的人，無不風雨無阻地趕來，感興趣的湊上一瞧。

家家點亮的紅燈籠，竟給舊巷添了一些幽然陰森的詭異熱鬧感。 

這裏天黑即營業，喧囂至次日凌晨五點，其中包括「賭家」。 

她，是賭家的主人，無人知其名，也好久沒有人問她的名字，時間如沙漏，堆積

如山，掩埋了她最初的歸途，只有口口相傳的「家女」兩字，賦予了她稱謂。 

據說讓家女親自賭上一局，代價之大。 

她，逢賭必贏，但凡去過她的賭家，「家女」兩字便成了敬畏、成了恐懼、成了

心魔。 

因為沒有人可以從她手上贏得一回。 

賭家，烏煙瘴氣，充滿魍魎鬼魅以及惡之源的貪嗔癡。是人非人，都可在這個賭

場裏逍遙放縱、放浪形骸，在一把牌中、一串色子裏，在虛幻的賭機前體會到期

盼、激情和絕望。 

而她，在這個慾念橫飛的房子裏，已住九百年。 

第一章 

凌晨十二點，鬼街，門庭若市。 

盡頭一隅的一間小門，客人絡繹不絕。 

家女穿著紅衣，紅紗半遮面，獨坐在二樓，麻木冷漠地俯視樓下無盡無窮的墮落

喧囂，不到天明，永不休止。 

「家女，有人想跟妳賭。」著灰袍的人噔噔上樓，躬身道。 

「人？」 

「是的。」 

「他要賭什麼？」 

「他不肯說，非要親口當面對妳說籌碼。他說他給的籌碼，妳一定想要。」 

耍這小心機，家女見多了。 

灰袍想起什麼，補充說道：「家女，這人來了咱賭家好幾回，但一次都沒下過注，

凌晨十二點準時來，五點又準時走。」 

家女面露疑惑，當真有了一絲興趣。進了賭家能忍住不賭錢的，除了一些道行深

的和心性特別純良的，基本沒有人能抵抗得住滿屋子渾濁的貪慾汙染。 

「叫他上來。」家女淡漠開口。 

灰袍跑了一個來回，跟隨灰袍後面的是一個年輕男子，身型修長，長相清俊。他

一來便徑自坐在家女對面，一點也不拘謹。 

家女把他從頭到腳掃了一遍，沒看出什麼特別的來。 

她面無表情的開口道：「籌碼如不合我意，你永遠也出不了這個門，希望你的籌

碼很貴重。」 



賭家的門檻高，一旦跨入就自動領了「無謊咒」，想訛騙她的，統統在出賭家門

口時咒語立即生效，簽的，是命。 

所以賭家的大門又被往來的人與非人懼稱為命門。 

「我的籌碼當然很貴重。」男子無懼無畏，一雙波瀾不驚的眸子直視她眼底。「我

要賭的是妳。」 

家女即使戴著面紗，依舊能從她的眉眼看出是個美人胚。色慾薰心的人和非人都

妄想與她一夜春宵，而她，則讓那些對她有邪念的人，最後都輸得典當了自己的

運氣、壽命和魂魄，甚至有些人輸得無法輪迴，神形俱滅。 

家女嘴角勾著諷刺，手一揮下，一對筒子立現桌上。「數大為勝，一局定勝負。」 

男子臉上露出驚訝。「妳會變魔術嗎？」 

「你要賭什麼？」家女不理他的吃驚。 

男子微微咳嗽，掩飾自己大驚小怪的尷尬。是啊，在這個非人非鬼都能待的地方，

她變出一套賭具又算什麼呢。 

他並未立刻去碰色子，而是眸子定定望著她，嗓音沉而緩，繼續道：「我要賭的，

是妳的自由。妳贏，妳隨意開條件；我贏，妳得自由身。」 

家女面容被面紗遮住了一半，只見睫毛微乎其微地顫動了一下。「你說什麼？」 

「我聽聞妳逢賭必贏，卻從來不離開這烏煙瘴氣的屋宅，我就是好奇，目的就只

想要贏一把，我不圖錢。」 

家女側眸，眼睫輕掀，「你怎知我不自由？這賭家是我的。」 

「因為妳日進斗金，卻從未有一絲歡喜。」 

一絲絲波動劃過家女平靜的瞳底，恨不得把眼前這個血肉之軀看個透澈。她語氣

輕輕，像深夜的風，不大，卻涼。「我贏了，條件隨我開？」 

「是的。」男子頷首。 

家女諷刺一笑，率先打開了盅。五顆骨色，四顆為六點，只有一顆僅五點。 

男子如要贏，必須是全部為六點。 

她贏，她隨意開條件；他贏，她便可得自由身。 

男子在開盅前忽然問道：「妳想我輸還是贏？」 

家女沉默地望著他，既不答，也不催。 

男子好似猜到她不會開口，勾唇扯出一絲笑弧，打開了盅。 

色數有五有六，有一有三，離全六，差之千里。 

「我輸了。」男子兩手一攤，等著家女開口向他索取戰利品。 

家女死死盯著男子的骨色，神情猶如翻雲湧動。一襲紅色，襯得她的眼神顯得格

外詭異森冷，良久，她渾身死寂的氣息才散去。 

家女把注意力移到男子臉上，細細瞧著他的五官，劍眉朗目，長相倒順眼，身上

沒有浮躁的氣息，心術還算正。她目光停留了片刻，站起身子，撇下輕描淡寫的

話。 

「那你就留下來陪我吧。既然你穿白衣，從現在起，你叫白袍。」 

 



 

賭家白日總是閉戶。 

要說待著無趣，也不算是，至少這舊宅通了現代的水電氣，煥月起夜不至於黑燈

瞎火，或者需要點蠟燭之類的利用古舊照明。 

煥月來賭家已經有兩天，算是把這裏摸透了。這地方太小，說兩天摸透算委婉的。 

像他這樣安安靜靜、不鬧也不求，心甘情願認輸的，灰袍還沒見過幾個。 

「你可別想著後悔喲，到時可能小命都沒了。」灰袍怕這小子做傻事，好心提醒

了一下。 

煥月對灰袍笑了笑，「我不後悔。」 

灰袍不解地瞅著他，「你看起來好像很願意留下來嘛？」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這

小子求著留下似的。 

「願賭服輸，而且家女只是提出讓我留在這裏，又不會要我的命，也不會虐待我，

我就好好被使喚就好了，這裏還管吃管住，我有什麼不願意？」 

灰袍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然後做飯去了。 

 

「空閒時候，我可以出去走走嗎？」 

到了上午十一點，煥月，也就是白袍，在後庭院一邊給花澆水，一邊問著似木雕

的家女。 

家女坐在竹椅上，沉靜地凝視著這座屋子裏唯一有生氣之物——花草，對煥月的

問題置若罔聞。 

「妳只有賭博的時候才開口嗎？現在沒有外人，妳為何還戴著紗巾蒙面，不會悶

得慌？」得不到回應的煥月，把花草澆透之後就把澆水壺扔在一邊，闊步走向家

女，順道擋住她賞花的視線。 

彎腰伏低了些，他讓自己與她的目光處於平視，終於得到她寡淡一瞥，杏眸秋波，

很美，就是太沒人情味了。 

「家女，妳一定很漂亮。」他眼眸定定地望著她，甚感好奇。「家女是妳的名字

嗎？」 

家女對煥月的誇讚不為所動，對他的問題不予應答，只看著他的眼睛，黑白分明、

乾淨明亮。她垂下眼瞼，掃了一下他與前日不同的衣著顏色和款式，淡道：「以

後你的衣服只能是純白。」 

「為什麼？」他低頭瞧了瞧，黑藍相間的Ｔ恤、牛仔褲和運動鞋，覺得並沒什麼

問題。 

「我只記衣服顏色。」 

他恍然想起，她總是喊那老頭灰袍。「我叫煥月，我每天念給妳聽，妳會很快記

住的。」他這樣說道，似乎很希望她能記住他的名字。 

「麻煩，幾十年一晃眼就過。」家女站立起來。 

煥月愣了一下，隨著她的起身，他也把腰桿挺直，道：「我以為待在這裏，可以

跟妳一樣長生不老。」 



「長生不老？」家女眉梢輕微一挑，眸底略有一絲微思。 

「對呀，他們都說賭家的女子，紅衫不改，容貌不老。」煥月笑望著家女，滿目

歡喜，好像期待和所見相符合是很令他高興的一件事兒。 

「哦，你慕名來賭家只為看我？」本起疑他來此目的的家女，此時疑問又浮上心

頭，不掙扎不哭鬧，一臉平靜、心甘情願認輸的人，她這一生真沒見過超過一

個——他煥月便是第二個。 

煥月撓了撓後腦黑髮，不太好意思的吐露道：「也不全是，我出來身上也沒什麼

錢，無意中聽人說了這裏，就想來試試手氣。想賭點大的，便想了個法子跟妳賭，

看能不能多弄一點錢。」 

此時他臉上多了一絲喪氣，好像小孩玩遊戲輸了一樣，帶了點悶悶不樂，簡單純

真，沒有雜念，沒有掩飾。 

「把自己搭了進來，可有後悔？」家女忽然提問。 

煥月心想，怎麼個個都擔心他會後悔？是這裏太艱苦，還是看他年輕，認定他熬

不住長久的寂寞？ 

他連連搖頭，神情帶了一些憨。「沒有後悔，我本來就無家可歸，這裏現在也算

是我安身之處。」 

家女沒再說什麼，畢竟後悔了也沒用，若敢違反賭約，會得到非常人所能想像的

恐怖反噬。 

「家女，妳還沒回答我，我能跟妳一樣長生不老嗎？」煥月追問。 

「灰袍來的時候，跟你一般大。」家女輕輕瞥了他一眼，說完，起身前往自己的

房間休息。 

煥月望向每日定點傳來撲鼻飯香的廚房，忽然明白了什麼。「可是……」 

「去問灰袍。」另一頭，一抹輕柔嗓音飄飄傳來。 

煥月望著家女纖細的身影，那一襲豔血色的紅衣，勉強給她周身冷若冰霜的氣息

添了一絲熱氣。 

「灰袍，家女是她的名字嗎？還有，為什麼大門不立個招牌，難道不怕客人找不

到嗎？」煥月單手撐著廚房的門框，看著灰袍正一勺一勺的把紅燒肉舀入一個大

碗裏，連連發問。 

灰袍看上去約莫五十歲，面容和善，沒有怪初來的煥月話多，「我不曉得，上一

任這樣喊家女，我也就跟著這樣喊了。我以前也奇怪她為啥叫這種名字，這也不

像個名字，聽上一任管事的說，家女說這名字是隨便取的，沒想到這名字會用這

麼久，不過她也沒想過要改。」 

「賭家，家女，意思是賭家裏的女子嗎？」煥月唇齒間琢磨著文字意味，不由得

脫口而出。 

「你想得可真多。」灰袍把裝著滿滿櫻紅肉的大碗遞給煥月，「小心點，別燙著。」 

煥月接過，步行到院落中，把大碗放在能摺疊的方木桌上。灰袍也隨後出來，端

了一碗熱騰騰的湯。 

兩人坐在小木凳上，添了兩碗米飯，吃著午飯，聊著天。 



「灰袍，你是怎麼到這裏來的？」煥月吹著碗裏的熱湯，雙眼望著正在夾菜的灰

袍。 

灰袍一聽，咧嘴笑了一下，語氣帶著幾分感歎。「我不也是拿著錢來賭的嘛，賭

得一乾二淨，當時想死的心都有，家女說她可以出錢救我的女兒，條件是我到死

之前都得待在賭家為她服務。我從二十五歲待在這裏，當時跟你一般大。見到你，

我又想起二十五年前我年輕時那會兒的事了，真是歲月不饒人。」 

「沒回家看看嗎？」 

灰袍笑了笑，「早跟家裏人斷絕關係了，家人都以為我死了。家女不方便，有些

事得活人來處理，等我死了之後就交給你了。」 

「你在這待了二十五年，可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 

「沒有，都是很平常的生活。」 

煥月忍不住笑了。這裏發生的哪一件事算平常？ 

「這房子神奇著呢，」灰袍忽然嘿嘿一笑。「對了，這房子裏的任何東西都是不

允許拍照的，你的手機和相機之類的東西得收好，可不能被利用了。既然留在這

裏，就要好好做，別不信邪。」這麼重要的事，灰袍之所以忘記提，是因為他不

常用手機，也沒見煥月拿出來過。 

煥月一時沒反應過來。 

灰袍瞅他。「你怎麼了？」 

煥月愣了半天，好像才想起來是什麼。「哦，我不用手機。」 

「你不用手機？」現在哪有年輕人不用電子設備的。 

「我住山裏，用什麼手機。山裏什麼都沒有。」 

「你怕是住深山裏吧。」灰袍調侃，他並不相信煥月說的。瞧這小子細皮嫩肉，

氣質脫俗，哪像山溝溝裏的黑壯小夥。「你家裏做什麼的？還有家人不？」 

「沒有家人。」煥月低首，神情變得有些沉悶。 

灰袍想，這小子是不是家裏有重大變故，一時還沒從痛苦中脫離出去，便沒再追

問，反正來日方長，以後再問問就是了。 

「行了，既然待在這裏，就把這裏當家吧。」灰袍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 

煥月牽扯嘴角，算是回應。「對了，家女除了花，還喜歡什麼？」 

「喜歡臨摹字帖，喜歡看書。她不喜歡那些電子設備，也不喜歡人來人往，除了

日常送蔬菜的，其他東西我都親自去採購。你若有值得推薦的書也可以買回來，

家女喜歡看有文字和彩圖的。」 

「行，我再給她選些字帖來，我那裏有好多。」煥月一口應道。 

「那倒不用，你買點有意思的現代書就行了，字帖都是騰先生送來的，家女喜歡

有年代的字帖。」 

煥月眼裏的光有一些黯淡。「騰先生？」 

這是他首次聽到這個名字，還是跟家女有關。 

灰袍正在享受美食，沒注意到煥月的情緒，嘴裏咬著食物，邊咀嚼邊回道：「對，

就是典當鋪的老闆，你還沒見過呢，他時不時就會來找家女賭一局，總是帶些買



不到的好東西。」 

明明必輸無疑，還要帶好東西來，不明擺著是獻殷勤嗎？ 

「那位騰先生多大年紀？」煥月忙問。 

「這我可不知道。不過啊騰先生也不是普通人，他現在的模樣跟我二十五歲剛來

時一模一樣。」 

「他經常來找家女嗎？」 

「我之前的青袍只見過騰先生兩回，而我見過騰先生三回。按照家女的時間算，

應該算經常了吧。」 

煥月故作了然的點點頭，眸底微黯，把這事記在心上了。 

煥月繼續追問：「那為什麼這兒門口不立招牌，我看好些店外都懸掛了牌子的。」 

「你話可真多，端著碗吹了半天也不喝，是想把湯吹沒了嗎？」 

煥月聞言，連忙把碗裏的湯幾口喝光，也不抹掉嘴邊的油星子，直接端著飯碗扒

了兩口米飯。 

灰袍見他吃白飯，就夾了肉菜放他碗裏，接著才回答。「你這傻孩子，賭的地方

掛什麼牌，你看那妓院外有牌子嗎？」 

煥月想了想，好像是耶，一個破算命的門店外都有刻「算命」兩字，就不見妓院

和賭家有店牌。「這偏僻的地方還怕被查？」 

「那也是在世間，少點事為妙。何況家女並不好客，都是口耳相傳才知道這裏的。

好了，快吃飯吧，吃了好好睡個午覺，下午我還得跟你講講在賭家怎麼接待各類

客人和注意事項，有點多，得記熟了，不然會出岔子。」 

「嗯。」煥月不再多說，跟著灰袍認真吃了起來。 

 

 

鬼街入夜，每家店都熱鬧非凡，賭家是其中之一。 

煥月雖初來乍到，但表現還算不錯，灰袍就安排他今晚給客人發名牌。 

煥月站在大門側邊，看著絡繹不絕的客人從那古舊的木門進來，很多是非人，他

能看見，灰袍也能，想必是家女特意施了法。 

賭家的門是小小的，毫不起眼，而一旦踏入，跟外面的寒磣完全是兩種景象，彷

彿把拉斯維加斯和澳門賭場都裝進來，唯一少了的就是穿著三點式的誘惑兔女郎

和保全人員。 

他問過灰袍為什麼沒有女服務生，想起灰袍的回答，煥月忍不住勾起一笑。灰袍

說因為家女是女人，她不想讓自己看起來像老鴇，更不想在自己的賭家看到女人

拿身體去吸引客人。 

至於那些發牌侍者都是紙片人變的，那些紙片煥月也有剪過。 

為了節約用紙，更為了方便，他把一張 A4 盡可能對摺，一刀下去便剪下單獨好

幾張，家女只需要伸出纖纖素手，用指尖在紙面上輕輕一點，無數張被他剪開的

紙全部變成青色錦袍的無臉男子。詭異之處不是男子無臉，而是光顧的客人並未

大驚小怪，好像早已司空見慣，只有那些牌局能吸引客人們的注意，好似每一局



賭都是他們的情人，令他們興奮，令他們痛哭，令他們欲罷不能。 

這些賭徒怕是不知，一到白日，這座華麗輝煌似宮殿的賭場將全都消失隱沒，取

而代之的是間空無一物的一進式中式舊宅。 

白日的舊宅沒有絲毫汙穢濁氣，沒有半分烏煙瘴氣，只有陣陣隨風飄散來的隱隱

後院花香。 

今晚，家女如常佇立在二樓，冷眼旁觀樓下眾人的貪得無厭，紙醉金迷。當目光

落在一直站在門邊，盯著一直瞅著往來客人的白袍，她黛眉微微顰蹙，似有無法

疏通的煩憂。 

經過幾日觀察，她確定這個自稱煥月的年輕人身上沒有任何特別之處，說他屬於

純良心性倒不至於，就是一個擁有七情六慾的普通人。 

至於他是如何抵擋住這屋子裏散發的貪婪氣息，她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這時，樓下不尋常的鬧哄哄引得她多看了兩眼。 

一個年約三、四十歲的男人正在下面大吵大嚷，仔細一聽，說要償還人命。 

與此同時，灰袍步履匆匆來到家女跟前，向她彙報情況。 

「家女，有人來鬧事了。前些天一個商人從這裏離開後突然死了，他兒子說是他

父親來過這裏之後回家就暴斃了，現在來找我們賭家算帳。另外，他父親的屍體

正停在我們門口。」 

賭家只賭現錢，概不賒帳，那些身無分文、想要最後一搏的人，總有另一個好去

處—— 

典當鋪。 

賭家的對面就有一家典當鋪。 

賭家的生意紅火，連帶典當鋪生意也蒸蒸日上，這些人去了典當鋪後，無一例外

的會帶著一大堆賭資回頭再下注。他們是拿了身體健康、壽命或者運氣去做了典

當，家女毫不關心。事實上，她連這賭家是虧是贏都從未放在心上，她在這舊宅

駐守近千年，心念的只有一件事。 

「他沒有賭資是怎麼進來的？」蒙面的家女俯瞥著樓梯口想要往樓上闖的男人，

眉心緊擰，有絲絲不悅。 

「白袍是生手，可能沒注意。今兒客人比往日多了些，他或許遺漏或誤發了名牌。

我會好好教他，絕對不再犯。」已五十歲的灰袍半躬著身子，面上帶著做錯事的

局促。 

家女看到一身白袍的煥月正在阻攔那個找事的男人，似乎要打起來了，聲音毫無

起伏道：「叫那個男人上來。」 

中年男人一身名牌，乾淨整潔，細皮嫩肉，只是眼眶猩紅，一看就是情緒激動不

已。 

「妳還我爸命來！」男人一到家女跟前就朝她嘶吼，大有今晚不得交代絕不甘休

的架式。 

站在家女斜前方一步之遙的煥月目光充滿警惕，蓄勢待發，只要發現眼前男人稍

微有不當舉止，他定會衝上去與對方廝打開來的氣勢，像極了保鑣。 



「還命？你爸只是在我這裏賭錢，沒有賭命，我拿什麼還你？」 

男人以為逮到她撒謊的破綻，登時歇斯底里，表情猙獰道：「我爸根本沒有錢！

他拿什麼賭！他前幾天出門，只來過妳店裏，哪兒也沒去！正是因為妳，他才突

然暴斃！一定是妳這個裝神弄鬼的妖女對他做了什麼！」說著，他竟然伸手朝家

女的面紗襲擊。 

在他的手即將碰到面紗之前，一個堂堂的大男人身子霎時騰空彈了出去，砰的一

聲重重落地。 

樓下玩得渾然忘我的客人們沒一個有興趣抬眼看二樓的景象，彷彿除了手上的牌

和一個個賭錢機臺，沒有任何事物值得吸引他們注意。 

煥月看到家女的手指輕揮，那個惹事的男人便像受了衝擊波似的被打得彈飛倒地，

此時男人臉上除了震驚還有深深的恐懼。 

「你既然能找到這條巷子，證明你清楚鬼街是什麼地方。你父親為什麼會突然暴

斃，你應該去對面的典當鋪問個明白，我這裏的賭家只賭錢。」 

「狗屁，什麼典當鋪！我爸最後來的就只有妳這裏，他回家就說他去試了試手氣，

可沒提什麼典當鋪，我爸一個窮鬼，拿什麼典當。妳別想擺脫責任！我告訴妳，

我爸的屍體就停在外面，妳今天要不給一個說法，我就一直把屍體停在妳家門

口！」 

家女毫無懼意，淡淡言道：「你把你爸屍體停在這裏，你就不怕詐屍嗎？」 

男人臉上表情瞬間變化，比翻湧的雲層還快。他撐著身子站起來朝家女走去，煥

月不由分說的擋在前面，不讓他靠近家女分毫。 

家女短暫注視煥月的挺拔身軀，啟唇命令他站一邊去。 

「他會傷害妳的。」煥月扭頭向後，眉頭擰著，不知是不高興家女對他的保護不

屑一顧，還是不高興她一再把她自己置身於危險中。 

「讓開。」她宛如秋水的眸瞳和輕盈聲線皆冷漠得足以凍人。 

煥月僵立了幾秒，憋了一肚子的悶氣退到一邊，和灰袍並肩站立。 

家女往前踱步，停在男人跟前，「看在你失去了親人的分上，你只要不再來鬧事，

我可以讓你完完整整走出賭家。」 

男子臉上有明顯猶豫，顯然有其他想法。 

家女見多了人心險惡、詭計多端，她淡淡道：「我這裏的錢只進不出，想要回你

父親輸的錢，只能自己拿賭資來贏回去。」說完，紅袖輕拂，轉身離開。 

就在此時，原本掙扎不已的男人突然從腰部抽出一把鋒利短刀朝家女的背後捅去。 

「不給錢誰也別想活！」 

「小心！」煥月急促的語氣帶著明顯的擔憂和驚慌。 

家女迅速側身，但依舊沒有躲過，那把刀直直戳進她的手腕。 

可她的手腕完好無損，沒有一絲痕跡。 

「妳、妳……是人是鬼！」男人見狀驚恐又懼怕，節節退後，刀從手中抖落。剛

才他分明戳到這個女人的手，但他的刀卻像插在空氣中，沒感覺碰到任何實物。 

「灰袍。」家女冷聲道。 



「是。」灰袍搖了搖揣在腰間一只雞蛋大小的鈴鐺。 

只見一樓正在分發牌的青袍無臉男子背後竟然又鑽出一個人來。仔細一看，是青

袍無臉男子的複製版本，兩個青袍無臉男子以極快的速度飄上二樓，架住傷害家

女的男人往樓下飄去。 

男子仰面朝上，雙腳拖地，瞪圓著眼，不停的驚呼「鬼鬼鬼」，青袍男子們毫不

拖泥帶水，直接將他拖到大門口一扔，那個男人再也進不來了。 

煥月瞳孔微張，神情透著駭然後的餘驚，呆站在原地，忘記動彈。 

家女路過煥月身側，無妝自媚的眸瞳斜睨他一眼，平平的語調中帶著一絲冷嘲。

「你還覺得我漂亮嗎？」 

煥月望著她彷彿對一切毫不在乎的背影，久久。 

與此同時，外面傳來驚慌亂叫的聲音。灰袍下樓巡看，原來是那屍體突然筆直挺

立而起，守屍體的兩個人嚇得混亂奔逃。 

灰袍一邊搖頭往裏走，一邊碎碎念道：「這地方哪能停屍呢，活人都不能常來，

這個人真的想錢想瘋了，連自己親爸入土為安都耽誤。」 


